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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瓦屋山苍茫如远古冬日瓦屋山苍茫如远古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军林

霜降刚过，手头的工作忽然清闲了
些，心也跟着闲了下来。每日上下班，竟
不愿再走那径直的大道，总喜欢绕些远
道，去旁边的公园里盘桓片刻。

这儿是重庆中央公园，号称亚洲最
大的城市中央公园，这里藏着许多野
趣。我不经意走进去，便像一滴墨水，

“叮咚”一声落入池塘中，就慢慢地晕开，
化掉了。

我最爱的是那一片接一片的大大小
小的草坪，它们坦坦荡荡地绿着。沿着
蜿蜒的小径走去，两旁是蓊蓊郁郁的林
荫，有高耸的香樟林，有挺拔的法国梧桐
林，有舒展的白果林，有浓密的黄葛林，
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树。再往里，是些低
矮的灌木丛，有红檵木、西洋杜鹃、贴梗
海棠、兰天竹，还有很多我也不能一一说
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密密地挨着，守护着
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花语间，廊
桥水屿，池塘柳岸，竹林水郡……处处灵
秀优雅，含着诗，也藏着画。然而最拨动
我心弦的，却不是这些静默的景致，而是
那些灵动的、倏忽闪现的小生命——那
些鸟儿。它们的鸣叫，高高低低，远远近
近，疏疏密密地传来，在我听来，竟像是
文学里的字、词、句、段，依着天然的平仄
韵律，在这天地间，谱写着无人能及的锦
绣篇章。

每一处草坪都是热闹的。这里的鸟
儿，似乎也沾染了些许市民的闲适，不大
怕人。你看那只乌鸫鸟，它通体是烟一
般的乌黑，只在嘴角衔着一圈温润的橘
黄，像个沉默的老学者。它并不急着飞
走，只在草叶间从容地踱步，时而低下
头，用尖细的喙翻找着什么。忽然，它昂

起头，喉咙里便流出一串清亮的鸣啭，
“唧哩——啾啾，嘀哩哩”那声音千回百
转，竟仿佛能模仿百舌，将周围的声响都
融汇了进去。旁边不远，是几只珠颈斑
鸠，颈上那一圈黑底白点的斑纹，宛如戴
着一串精致的珍珠项链，衬着它们灰扑
扑的羽衣，别有一种朴拙的风致。它们
多是成双成对的，在草地上点头啄食，红
色的脚爪移动得飞快，发出“咕咕——
咕，咕咕——咕”的呼唤，那三音节的韵
律，叫人听了，心里也生出几分安详的倦
意来。

我的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被那灌
木丛引了去。那里是另一个世界，更幽
深，也更隐秘。才站定，便见一抹娇小的
碧影，在枝叶间极快地一闪。我屏住气
息，等了片刻，它才又探出头来。原来是
只暗绿绣眼鸟，那眼睛周围果真有一圈
纤柔的白绒，像工笔精心描画上去的，衬
得那对黑漆漆的眼珠，愈发显得机灵。
它并不怕我，歪着头打量我这个不速之
客，随即发出一连串细碎的、“唧唧啾啾，
啾啾唧唧”的鸣叫，如一串银铃被风拂
过，清脆得仿佛能滴下水来。正看得入
神，另一处的枝叶却微微颤动起来，似有
还无。我凝神细看，许久，才瞥见一只长
尾缝叶莺，它比绣眼鸟更羞怯，拖着一条
长长的尾毛，在密匝匝的枝桠间灵巧地
穿飞，只留下几声极轻的、“嗞嗞——咻”
的絮语，真像个藏在深闺做着刺绣、怕见
生人的小家碧玉。

行至水屿旁，景致又自不同。几株
垂柳，将柔长的绿丝绦一直拂到水面上，
划开一圈圈涟漪。忽见远处芦苇丛中，
游出几只体态优雅的水禽，羽冠蓬松如
丝，两肋具鳞状纹，竟是珍稀的中华秋沙
鸭。它们“呷呷——咕”地低语着，红喙
在水中频频点动，那声音温润如玉，与波

光一般粼粼闪动。这时，一只白鹭，静静
地立在浅水处，高长的瘦腿，修长的脖
颈，通身的羽毛是那样一种无瑕的、近乎
透明的瓷白。它许久不动，像一尊汉白
玉的雕像，忽然间，长颈如闪电般射出，
尖喙已从水中衔起一尾银亮的小鱼，随
即拍拍翅膀，悠然飞去。

正当神驰之际，草坪上忽掠过一道
斑斓的身影。头顶凤冠状羽冠，周身羽
毛棕栗相间，黑白翅斑如泼墨点染——
原是戴胜鸟。它落在草地上，羽冠时而
展开如折扇，时而收拢如簪子，长喙轻叩
泥土，“卜、卜、卜”地探寻着小虫，间或仰
头发出“咕咕——咕”的鸣唱，那声音低
沉而富有磁性，带着远古的韵律，仿佛
《诗经》里走出的信使。

从竹林深处，又飘来一阵婉转清扬
的歌声，“啾哩——嘀哩哩，嘀哩——
啾！”如清泉漱石，珠落玉盘。我悄悄拨
开竹叶，见一只画眉鸟正立于青石上，白
眼圈清晰如画，全身褐羽清爽利落。它
鸣唱时喉部微微颤动，音调忽高忽低，忽
疾忽徐，“嘀哩哩——咕，咕——嘀哩
哩”，竟自成一套复杂的曲式，真不愧是
鸟中顶级的歌者。欧阳修所谓“百啭千
声随意移”，想来便是这般光景了。

抬起头，目光落在那几棵高耸的南
洋楹上。树冠如云，浓绿得化不开。那

高处，想是另有一番天地。几只喜鹊，拖
着长长的、宝蓝色的尾羽，在枝丫间喧闹
地跳来跳去，“嗞嗞——喳喳”的叫声里
满是欢喜。

我在这园子里漫游，听着，看着，心
也渐渐地空了，静了。乌鸫的婉转，斑鸠
的浑厚，绣眼鸟的清脆，秋沙鸭的温润，
戴胜的沉静，画眉的繁复……这一切，交
织在一起，便成了公园里最动听的交
响。它们不像人间的文字，需要推敲与
琢磨；它们是自然的滴韵，每一个音节都
是天籁。我忽然觉得，自己往日沉溺于
书卷故纸，寻章摘句，自以为得了文心，
却不知这天地间，原本就有着最鲜活、最
蓬勃的文章。

在上班或归家的路上，那一片平平
仄仄的鸟鸣，似乎还追随着我，在耳畔，
更在心里，久久不散。这无字的天地诗
文，怕是穷尽我一生，也读不尽、读不厌
的了。

冬日瓦屋山银装素裹

瓦屋山，是天地间一张搁置了千年
的石桌。远远望去，山顶是平的，平得那
样突兀，那样不容分说，仿佛被一柄无形
的巨刃齐刷刷削去了尖顶，只留下这广
袤的、沉默的桌面。当最后一片秋叶落
在石头上，一声轻叹，瓦屋山的冬便开始
了。整座山静了下来，收起了夏天的绿、
秋天的彩，安安静静地卧在蜀地怀里，等
一场从天边赶来的约会。

没人能够准确说出，瓦屋山下雪的
时间。可能在某个深夜，造物主在这座
独一无二的平顶山上，悄然落下第一
笔。先是稀疏的，试探的，像天女袖子一
带，不经意掉下的玉屑；后来索性撒开
了，漫天都是撕碎的云絮，纷纷扬扬地盖

住山崖深谷。于是，这座雄奇的“桌山”，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张铺到天边白得让人
心头发颤的宣纸。

这便是冬日的瓦屋山了——庄重、
寂静，苍茫如远古。

可若只有静，山便成了标本。瓦屋
山的魂，恰在这极静之后，悄然苏醒——
那是人的热气，是呼吸，是脚步落在雪上
的声响。当你投奔瓦屋山，走出一串深
深浅浅的脚印，烙在这没有一点瑕疵的
雪上，一幅更活更深的卷轴，才真的从山
脚开始，朝着云雾缭绕的山顶，弯弯曲曲
地铺开。

那是一条路，一条被胆量和念想踩
出来的路，人们叫它“天梯”。到了冰雪
盖顶的时节，它便有了一个更配得上的
名字——“绝望坡”。石阶早就看不见
了，换成一道盖着硬冰厚雪又陡得吓人
的坡，斜斜插进迷迷蒙蒙的雾里，好像真
能通到天上去。爬山的人，就在这里跟
冬天的山进行一场最实在的交谈。

脚上套着特制的冰爪，每踩一步，都
会听见凿开冰壳的脆响，找一个实在的
落脚处；手里的登山杖，成了试探虚实的
触角，看着平展的雪面小心地摸索。呼
吸是粗的，变成一团团白气，刚离开嘴
唇，就被山风一把抓走，散进四周无边无
际的冷雾里。四下静极了，静得能听见
自己血管里血流的声音，胳膊腿因为一

直绷着，微微发抖，那是
一种混着累
和兴奋的颤

抖。眼睛能看到的，只有前面那个人背
上的一点亮颜色，在无边无际的白里，成
了唯一的标记。

其实，瓦屋山是大方的。当你终于
敢在某一级“天梯”上站稳，转回身，喘一
口气的时候，它就把无边的惊喜，猛地推
到你眼前。来时的路已经看不见了，沉
在奶白色的云海下面。旁边的冷杉和古
树，每一棵都成了冰雕玉琢的宝贝，厚厚
的“雪凇”裹着每一根树枝，亮晶晶的。
阳光偶尔撕开云层，千万点金光就在那
些冰粒子上跳着，溅成让人眼花的光
点。那一刻，身上的疲乏好像突然被洗
掉了，你仿佛不是自己了，只是嵌在这幅
巨大画里的一个小墨点，却因为那份艰
难的抵达，有了沉甸甸的重量。

等爬上平顶，景象又是一变。刚才
那陡和直的挣扎，忽然换成一片极致的
平阔。四下里白茫茫，天和地一片白，那
雪原平展得像是被天神用大熨斗仔细熨
过。云海在脚下很远的地方流着，安静
又大气。人站在这里，一种苍凉的孤独
感和爬上来后的痛快混在一起，直往上
涌。

下雪的瓦屋山，其实还有另外的热
闹，另一番人间烟火。在滑雪场里，飞驰
的身影划出快乐的弧线，摔倒了、滑远了
都伴着脆生生的笑声，把冰冷的白，搅成
一锅滚烫的、快乐的汤。在林间空地上，
偶尔碰见的“冰雪精灵”——那些穿着漂
亮衣服、笑脸像春天的巡游的人——会
给你一个俏皮的招呼，一点小小的惊喜，

让童话的颜色，浅浅地抹在现实的雪地
上。

当你沿着那条“绝壁飞瀑徒步线”慢
慢走的时候，冬天的鬼斧神工，更像一个
雕刻家。以前响声如雷、水花四溅的瀑
布，这时候全安静了，凝固了。一道道巨
大的冰瀑，从崖顶挂下来，晶莹的蓝，好
像时间在这儿打了个盹，把最奔流的一
刻定格成永远的庄严。水流的姿态被冰
完完整整封住，有的像怒放的玉花，有的
像垂下的水晶帘子，在幽静的山谷里，闪
着清冷又神秘的光。沿着绝壁的栈道
走，一边是万丈冰崖，一边是云雾深渊，
脚下积雪吱呀作响。人走在这冰和雪的
长廊里，竟觉得自己也轻了，透了，好像
成了这琉璃世界里一个游动的影子。

当暮色渐渐拢过来，天光从清冷的
瓷白，变成淡淡的粉，又染上一抹忧郁的
蓝。山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一点
点暖黄在无边的雪白和深蓝里，像不小
心洒落的星星，温暖又遥远。白天里所
有的声响，爬山的喘气、滑雪场的欢叫、
栈道上的惊叹……都渐渐低下去，被越
来越浓的夜色和寒气吸走。瓦屋山重新
披上它那静默的、巨大的袍子，好像白天
的生气和响动，不过是它一次悠长呼吸
里，做的一个关于人间热闹的梦。

你忽然明白，这山的四季，大概各有
各的魂。春天的芽，夏天的绿，秋天的
彩，固然让人喜欢，而冬天，用冰雪当盔
甲，用严寒做考验，却把瓦屋山最根本、
最硬朗的骨头露了出来。那些穿梭在山
间的温热身影，就是这静穆画卷上最灵
动的一笔水墨，是寂静宇宙里，人心跳的
清楚回声。它让冬天的瓦屋山，不再只
是远远看着的风景，而成了可以感觉，可
以触碰，可以和它一起跳舞的庞大生命。

鸟鸣秋更幽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璟


